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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第二十二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清兵从十月下旬越过北京，由良乡趋涿州，分三路深入：一路由涞水出易州，一路由新城出雄县，一路由定兴出安肃①，有围攻

保定态势。到了十一月初，清兵越保定南下，破了高阳，从前在山海关外防御清兵有功的大学士孙承宗已经七十六岁，告老在家，住在高

阳城内，率家人同清兵巷战，全家牺牲。初十以后，崇祯得到了这个消息，很为震动。“虏兵这样深入畿辅，如入无人之境，怎么好

啊！”他在乾清宫走来走去，不时顿脚叹息，“唉，卢象升，一点用处也没有，太负朕意！”他在心里说，把一肚子怨气都推到卢象升身

上，提起朱笔下了一道谕旨，切责卢象升畏敌避战，劳师无功，并收回了尚方剑。他很想找一个人代替卢象升总督天下援兵，但苦于想不

出一个适当的人。在他的心中，洪承畴是个人选，但洪承畴还在来北京的路上，缓不济急。 

[ 关键词 ] 《李自成》;小说;明朝;姚雪垠

       清兵从十月下旬越过北京，由良乡趋涿州，分三路深入：一路由涞水出易州，一路由新城出雄县，一路由定兴出安肃①，有围攻保

定态势。到了十一月初，清兵越保定南下，破了高阳，从前在山海关外防御清兵有功的大学士孙承宗已经七十六岁，告老在家，住在高阳

城内，率家人同清兵巷战，全家牺牲。初十以后，崇祯得到了这个消息，很为震动。“虏兵这样深入畿辅，如入无人之境，怎么好啊！”

他在乾清宫走来走去，不时顿脚叹息，“唉，卢象升，一点用处也没有，太负朕意！”他在心里说，把一肚子怨气都推到卢象升身上，提

起朱笔下了一道谕旨，切责卢象升畏敌避战，劳师无功，并收回了尚方剑。他很想找一个人代替卢象升总督天下援兵，但苦于想不出一个

适当的人。在他的心中，洪承畴是个人选，但洪承畴还在来北京的路上，缓不济急。  ①安肃－－今徐水。  今天早晨，像往常一

样，天不明他就起床，在一群宫女  的服侍下梳洗好，穿戴好常朝冠服，然后走出养德斋①到乾清宫前边的院子里焚香拜天。行过四拜

叩头礼以后，默默地祝祷一阵，回到乾清官最西头的房间里。为着心情烦闷，他传免了皇后、太子、妃嫔和公主等的照例请安。  ①养

德斋－－在乾清宫后边，是崇祯帝睡觉的地方。  换了一身暗龙黄缎便袍，他在御案前坐下去批阅文书。这张御案，他已经在上边批阅

了十一个年头的关于军国大事的各种文书，亲笔下过无数诏谕，但每次对着这张御案他就发愁。案上每天堆的各种奏疏和各地塘报像小山

一样，几乎没有一封文书会使他高兴。这些文书，有的是报告灾荒的严重情形，充满了“赤地千里”、 “人烟断绝”和“易子而食”等

触目惊心的字句，有的是报告“流贼”和“土寇”的骚乱，兵烫的惨象，有的是报告清兵深入畿辅后，继续前进，又破了什么州县，焚掠

得如何惨重，掳去了多少丁壮和耕牛，以及某些地方官望风逃遁，某些地方官城破殉难。诸如此类的文书使他每天必须看，而又实在不愿

看，不敢看。有时，他恨不得一脚把御案踢翻。  如今，他的心思特别沉重，没有马上批阅文书，低头望着御案上的古铜香炉出神。一

个宫女用双手捧着一个永乐年间果园厂①制造的牡丹瓣式银胎堆漆剔红托盘，上边放着一个盛着燕窝汤的成窑②青花盖碗和一把银匙，

轻轻地走进暖阁。另一个宫女从托盘上取下来盖碗和银匙，放在皇帝面前，随手把盖子揭开。崇祯瞟了这个宫女一眼，随即拿起银匙，慢

慢地把燕窝汤喝完。  ①果园厂－－明初宫中制造御用漆器的地方，在现在北京图书馆附近。所制剔红托盘及食盒十分名贵。  ②成

窑－－明成化年间的御窑和官窑瓷器，简称成窑，在明瓷中最为名贵。  他从一个桃花色玛瑙雕刻的双龙护日镇纸下拿起来一张由内阁

进呈请旨的名单，上边开着十个人的姓名，有的要授给这样官职，有的要授给那样官职，有的是选授，有的是迁授①。按说，在目前敌

兵深入的局面下，有许多天大的紧急事在等着他，像这样一般除授升迁的事情，既然经过了吏部和内阁，他满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该同意

的就批个“可”字，如果对那个人不同意就把他的名字勾掉算了。可是崇祯帝偏偏拿起来这一份不大重要的文件，这是因为他一则害怕接

触那些有关战乱、灾荒的文件，二则纵然在一些小事上他也常常对臣下很不放心，养成了一个“事必躬亲”的习惯。  ①选授、迁授－

－初经选取，授予官职，叫做选授。迁授是升级。 他拿起名单来看了几遍，不能做出决定。有些人的名字他是熟悉的，有的他并不知

道。他研究着那些知道的名字，心中发生了许多疑问：这个人不是某人的同乡么？那个人不是某人的门生么？还有，这个人由御史改授主

事，是不是出于某人的意思？……他思索着，猜疑着，只好把手中的朱笔放下。  正在这时，司礼监秉笔太监①王承恩拿着一个文件走



了进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御案上。崇祯害怕又有了不好的军情或灾荒，狐疑地问：“什么文书？”  ①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是宫

中十二监之一，地位最为重要。秉笔太监是司礼监中一个官职，是皇帝的内廷秘书。  “启奏皇爷，这是大学士刘宇亮的奏本，刚才文

书房①送进司礼监值房中来。”  ①文书房－－属于司礼监的一个机构，专管收发文书。  “刘宇亮……什么事？”  “他因虏骑深

入，畿辅糜烂，恳求万岁爷派他去督察诸镇援兵。”  崇祯猛然一喜：“什么？他要去督察诸镇援兵？”  “是，皇爷。”  “读给

我听！读给我听！”  王承恩拿起来刘宇亮的奏疏，用富于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诵起来。奏疏中许多句子写得激昂慷慨，充满忠君爱国的

激情，使王承恩深深感动，不由得声音打颤，热血沸腾。崇祯当然也很感动，一面听一面不住地微笑点头，眼睛里闪着泪花，同时心里

说：“难得！难得！”当奏疏读完以后，崇祯已经作好了重大决定，果断地吩咐说：  “去，快替我拟旨，派刘宇亮代替卢象升总督天

下勤王兵马。”  “卢象升呢？”王承恩怯怯地问。  “着他来京听勘！”  王承恩的心中一跳，偷偷地向皇帝的脸上瞟了一眼。他

知道卢象升并没有打过败仗，皇上平时误听了高起潜和杨嗣昌的鬼话，才对卢象升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他不敢说一个字，只好遵照皇上

的吩咐出去拟旨。他刚走到乾清宫的廊下，崇祯又把他叫了回来。他躬身肃立在皇帝面前，等候着新的吩咐。但皇上什么话也没说，显然

是等不及由秉笔太监代他拟旨，自己提起来象管狼毫笔，飞快地写出一个手诏：  首辅刘宇亮疏请督师，情词慷慨，殊堪嘉慰。着该辅

臣即赴保定军前，总督诸镇，相机进剿，驱除逆虏，迅奏肤功，以安邦国。至卢象升畏葸不前，实堪痛恨，着即褫去本兼各职，来京听

勘，钦此！  他把这个简单的手诏写好以后，自己看了一遍，放下朱笔，向王承恩瞟了一眼，随即又省阅别的文书，王承恩把皇上的手

诏和御案上另外一叠批阅过的奏疏拿起来，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  尽管大学士刘宇亮在崇祯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合宜的统帅人才，但是

由于他已经对卢象升很不满意，又急于要改变畿辅的军事局面，就十分草率地决定了这样的重大问题。他一向是一个惯于聪明自恃的人，

所以纵然做出最愚蠢的决定，也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明，临事果决。  他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暖阁里摆着两盆名贵的梅花，一

盆是绿萼梅，一盆是玉蝶梅，都在盛开。但是两天来崇祯从没有注意，直到现在才突然看见，并且闻见了它们的淡淡幽香。一个宫女看见

皇上望着玉蝶梅，脸上带着笑意，就指着朱红盘龙柱子旁边的一盆鲜花说：  “皇爷，这是昨天从草桥①送来的一盆牡丹，刚刚开

放。”  ①草桥－－在北京南郊，离右安门十里。明朝的丰台和草桥一带都是养花和种菜的地方。农民们利用暖房和火温办法，能够在

阴历十月间使牡丹盛开，在元旦供给宫中鲜黄瓜和香椿芽。  崇祯走近花盆看了一阵，心里说：“这么好的花，我竟会没有留意！”他

对宫女称赞说：  “很好，雍容华贵中有无限妩媚。什么名儿？”  “听说叫芙蓉三变。”  “这名几倒新鲜。为什么叫芙蓉三

变？”  “因为它在清晨洁自如雪，已时以后变作嫩黄，午间又变一次，粉白中带一丝红晕，宛如少女双颊，一直到夜间都是如此。” 

“是草桥送来的？”  “是昨天从草桥用暖车送来的。一共送来了十盆牡丹，有姚黄、魏紫、沉醉东风、杨家一捻红……许多名色，都

不如这一盆芙蓉三变最为名贵，皇后昨天下午就派都人①们把这盆牡丹送来，放在这柱子旁边。当时曾向皇爷启奏过，因皇爷总在省阅

文书，没有留意。”  ①都人－－明朝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是从元朝传下来的蒙古语。  崇祯又看了牡丹一眼，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说：“啊，草桥，这个地方还没有给虏骑焚烧？”  当十月中旬清兵攻占卢沟桥和拱极城①，把防守卢沟桥的高起潜打得大败的时候，

他一连三个晚上都登上煤山向西南郊市望，看见到处是焚烧村镇的大火。敌人把城外所有的村镇都烧光了。他一点不知道卢象升率领不足

一万人马屹立在从永定门到右安门一带，保卫这一带安然无恙。有些小胜利，卢象升自己没有上奏，杨嗣昌和高起潜也不上奏，所以崇祯

帝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他周围的宫女和太监们也没人能说清楚。他在心中叹息说：  ①拱极城－－即现在的宛平城。  “但愿用刘宇

亮代替了卢象升，总督诸军能够改变目前的军事局面！”  天色已经大亮了。一群鹁鸽从翊坤宫①放出来，带着响哨，在紫禁城的上空

盘旋一阵，向北海的白塔飞去。太阳照在乾清宫外的白玉雕栏、古铜仙鹤和婆金铜鼎上。一个宫女把一只鹦鹉笼挂在向阳的恬松枝上，拉

起青缎笼围。鹦鹉在阳光中舒展一下羽毛，看见一群太监带着乐器走来，忽然叫道：  ①翊坤宫－－在紫禁城内西路，当时为袁妃所

居。  “请皇上用膳！”  恰在这时，一个面貌漂亮的御前牌子①来到皇帝身边，请他用膳。他放下朱笔，哦了一声，站起来走出暖

阁。  像平日一样，每顿饭都在他的面前摆满了几十样荤素珍铸，除非他传旨召皇后或某一妃子来乾清宫陪伴他，总是他独自寂寞地吃

着，旁边站着许多小心服侍的太监和宫女，外边奏着老一套的鼓乐。对这种刻板的生活方式，他感不到一点乐趣，但是又不能不这样生

活，因为不如此便不是皇帝派头，便不合一代代传下来的宫中礼法。  ①御前牌子－－御前近侍太监的俗称。  无情无趣地吃着早饭

的当儿，他忽然想起来国库如洗。灾荒惨重和清兵深入等问题，便把筷子一扔，走回暖阁去了。  在心绪烦恼中，他重新把那张名单拿

起来看了看，不再多考虑，用朱笔随便把次序改动一下。他对于这么随便一改动很得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办就可以对臣工 “示以不

测”，而一个英明的皇帝就得经常使臣工摸不透他的思想和脾气。他一点没有注意，经他随便把次序一改，有的本来该升迁的反而无缘无

故地降级了，该初授从七品给事中的竟然意外地变成了七品御史或六品主事。后来，内阁诸臣看见这个被御笔改动了的名单大为吃惊，但

也不敢问，只好执行。更可笑的是，他为要对阁臣们“示以不测”，从御案上拿起《缙绅》①随便一翻，找一个比较顺眼的名字添在名



单的后边，并注上“御史”二字，后来内阁和吏部费了许多力量在北京找不到这个人，过了两个月才打听到这个人在一年前病故于福建原

籍。  ①《缙绅》－－封建时代的官绅题名录，应该叫做《缙绅录》，但在明朝习惯上简称《缙绅》。  整个上午，崇祯没有离开乾

清宫。他批阅着只能令他增加烦恼的各种文书，愁眉不展地思考问题。困倦时候，他就叫太监王承恩把奏疏或塘报读给他听。文书房把一

封弹劾杨嗣昌的奏疏送了进来，他一看是翰林院编修兼东宫讲官杨廷麟的，不由得把眉头一皱，想道：这个大胡子的杨翰林又议论什么

呢？  “把杨廷麟的疏子读给我听！”他不耐烦地低声说，向王承恩瞟了一眼。  王承恩拿起来杨廷麟的奏疏，朗朗地读起来。听着

听着，崇祯的火气上来，不由得打断王承恩，问：  “他怎么说？把这句话重读一遍！”  王承恩念道：“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

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  “什么话！”他不满意他说。“书生之见！下边呢？”  王承恩接着念：“杨嗣昌与蓟辽总督

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倡和议款，武备顿忘，以至于此！……”  “停！停！”崇祯从椅子上跳起来，用指头敲着御案说：“什

么‘内外扶同，朋谋误国’，尽是胡扯！你知道，这个杨廷麟是否同什么人朋比为好，故意攻讦大臣？”  “奴婢不知道。”  崇祯

想一想，也想不出杨廷麟在朝中同什么人朋比为好，只好说：“好，念下去！”  “督臣卢象升以祸国责枢臣①，言之痛心。夫南仲在

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②。……”  ①枢臣－－此处指杨嗣昌。  ②大南仲……殒命－－耿南仲和黄潜善都是南宋初年

的权臣，反对对金抗战，为宋高宗所信任。李纲和宗泽是主张抗金的两大领袖，李纲只做了七十七天宰相被免职，宗泽在开封饮恨而死，

临死时还大呼：“过河！过河！”  崇祯把脚一顿，哼了一声，吓得王承恩的手一抖，不敢再往下念。  “太不象话！竟是肆口诋

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忿忿地问：“谁是李纲和宗泽？谁是耿南仲和黄潜善？何不说秦桧在朝？难道朕是宋高宗么？……可恶！可

恶！”  杨廷麟在疏中所使用的典故，使崇祯皇帝很难忍受。他想，这个杨胡子学问不错，才叫他担任讲官，怎么会这样胡乱用典，比

得不伦不类？“什么话！”他心里忿然说。“赵构偏安江左，而朕虽然百般苦撑，到底还是一统天子！”他最讨厌有人把他的和议计划比

成南宋对金的屈辱求和，偏偏杨廷麟硬把南宋的情形拿来比！他还记得，十来天前，有一次上朝时候，就是这个杨廷麟出班跪奏：“目今

虏兵深入，畿辅糜烂。各路援军云集，大都观望不前，实因京师流言纷纷，不知朝廷要和要战。……”崇祯不等他把话说完，厉声问道：

“哪个要和？”杨廷麟回奏说：“外边都在议论。”他说：“既是外边议论，不是朝廷意思，何必多问！”他以为这样厉颜厉色地用话一

压，杨廷麟大概不敢说什么话了，没想这个人并不罢休，大声说：  “和议一事，朝臣早已风闻。虽然陛下说和议非朝廷意思，然外间

传说纷纷，必有其因。满洲土地，尺寸皆祖宗所有。按之史籍，满虏原是女真苗裔，在周为肃慎，汉、魏称拒娄，后魏称勿吉，隋、唐称

韩辐，其黑水靺鞨后称女真。所以自周以后，女真世为我中国之一部落，连努尔哈赤亦受封于本朝，为本朝守边之臣。中国自古为大一统

之天下，断无向部落输款求和之理，倘万一确有议和之事，则堂堂大明，二祖列宗艰辛缔造之天下，岂不为赵氏①之续乎？”  ①赵氏

－－指宋朝。  崇祯虽然心中恼火，但又感到惭愧，不好在这个问题上惩办朝臣，所以沉默片刻，只好说：“目今虏兵深入，凡我臣民

都应该同仇敌忾，执干戈以卫社稷。款议出于谣言，不用再说，下去吧。”他说完这句话也赶快退朝，乘辇回宫了。  如今事隔十来天

了，当时杨廷麟跪在他面前时那副倔强的神气，还是清清楚楚地浮在眼前。“唉，对这样的人真没办法！”他心里说，轻轻地做个手势，

让王承恩再读下去。王承恩正在害怕皇上动怒，会给杨廷麟治罪，看见皇上又叫他读下去，稍微松了口气，赶快清一下喉咙，读道：  

“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斩佞臣之头悬之国门，以示与东夷势不两立。如此则将士畏法，咸知效忠，无有二心。召大小诸

臣，咨以方略，俾中外臣工共体皇上有战无和之意，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更望陛下谕卢象升集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从中制①。此

乃今日之急务也！”  ①不从中制－－这是古代的政治术语，即是不由宫廷干预统帅的作战计划和行动。  崇祯帝转过身来，一字不

漏地听王承恩把杨廷麟的奏疏读完。杨廷麟的奏疏中还有一些关于军事上的具体建议，但中心的意思是反对议和，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取得

胜利以后才能去考虑议和，刚愎成性的崇祯虽然看出来杨廷麟的奏疏是出于忠君爱国的心，但是他讨厌杨廷麟攻击杨嗣昌，讨厌有些话过

于激烈，更讨厌杨廷麟替卢象升说话。他坐下去，把杨廷麟的奏疏接过来看了看，打算把它留中①，但随即打消了这个主意。他知道，

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常把一些不满意的奏疏留中，引起臣下不满，所以在他手中，极少采用这个办法。他竭力要做一个勤于治国、事事认真

的“圣明之主”。他为着表示不同意杨廷麟的意见，提起朱笔批了几个字：  “知道了，钦此！” ①留中－－古代的政治木语，按照

正常程序，奏章经皇帝看过后，批上皇帝的意见，发到内阁和有关衙门。如果把奏疏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给它个置之不理，便叫做留中。

按照崇祯的想法，刘宇亮早饭后看见他的手诏，当天午后就会上疏谢恩，请求陛辞，迅速驰赴战场，他想，刘宇亮虽系文臣，但听说他善

于击剑，从前在翰林院供职时天天与家童以击剑比武为乐，看样儿对于用兵打仗的事情也不外行。他不求刘宇亮能够冲锋陷阵，但愿他能

够以首辅的威望去到军中，使士气为之一振，诸将不再畏缩不前，各州、县不再遇见清兵就望风瓦解。只要刘宇亮做到这一点，就算是了

不起的功劳，够使他满意了。在午饭前后，他两次向王承恩问：“刘宇亮还没有请求陛辞么？”当王承恩回奏说刘字亮尚未请求陛辞时，



他在心中不高兴他说：  “古人‘君命不宿于家’①，他怎么如此迟缓？”  ①君命不宿于家－－这是古人的简化说法，意思是接受

君命之后，应该赶快动身，连回家宿一夜也不行。这句话来自《礼记•曲礼》：“凡为君使者，已受君命，言不宿于家。”  约摸到未初

时候，刘宇亮的谢恩疏果然送进宫来。但是这封疏叫皇上大为失望。他在疏中除向皇上谢恩之外，求皇上派他去督察诸军，代皇上鼓励士

气，催促诸帅作战，而不要使他接替卢象升总督诸军。这时候，崇祯才恍然省悟，“督察诸军”和“总督诸军”是不同的。刘宇亮的原疏

只是请求去督察诸军，而不是要总督诸军，只是因为他急于派  人代替卢象升挽回局面，所以没有弄清，匆匆地下了手诏。可是刘宇亮

又想立功又害怕直接带兵作战的心思，也给他看透了。  怎么办呢？是同意刘宇亮的请求还是维持他的手诏？他一时不能决定。恰在这

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进来，向他启奏：辅臣杨嗣昌请求召见。崇祯问：  “他有什么紧急事情？”  王德化躬身回奏：“奴婢

不知。可能是为大学士刘宇亮督师的事。”  崇祯明白了，心里想，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也好。  “叫他到文华殿等候召见。”他说。 

未末申初时候，崇祯乘辇到了文华殿。杨嗣昌已经恭候多久了。行过常朝礼以后，崇祯问道：  “先生有什么事情要奏？”  杨嗣昌

重新跪下，说：“臣为大学士刘宇亮督师的事求见陛下。……”  “他的疏朕已经看过了，先生的意见如何？”  “陛下一览宇亮奏

疏，立即手诏嘉勉，命他迅赴前敌，代卢象升总督诸镇援军，与虏作战，足见皇上对宇亮倚界之重，期望之殷。然宇亮以首辅之尊，假天

子威灵，督察诸军，其地位实在总督之上。如仅代卢象升总督军务，其地位不过一总督耳，其所指麾者不过卢象升现有之万余残军疲卒

耳。这就失去了首辅代皇上视师之意。”  “难道不让他前去督师？”  “刘宇亮原奏系请求督察诸军，而不是自任总督。况卢象升

虽出师无功，贻误戎机，深负皇上委任，但目前军情紧急，不宜临敌易帅，影响军心。请皇上对象升稍示薄惩，使他仍为总督，戴罪图

功，以观后效。”  “刘宇亮呢？”  “恳陛下仍按刘宇亮原疏所请，派他前去督察诸军。”  崇祯想了想，觉得杨嗣昌的话也有道

理，失悔自己一时心中无主，手诏下得太急。  “好吧，”他说，“依卿所奏，前诏作罢，就派刘宇亮去督察诸军吧。”  “遵

旨！”杨嗣昌说，叩下头去。  崇祯又说：“目下虏骑深入，畿辅州县，望风瓦解，使朕忧心如焚。今首辅刘宇亮既愿代朕视师，朕甚

嘉慰。望他早日成行，不要迟延才是。先生请起！”  杨嗣昌没有起来，说：“臣尚有一事启奏陛下。”  “何事？”  “杨廷麟的

弹章，蒙皇上发交内阁，臣己见到。臣以驾钝之材，负皇上委任之重，实在罪该万死。皇上天恩高厚，不加诛戮。臣非草木，能不感激涕

零！只要有利于国，臣即粉身碎骨，亦所甘心。”  “此事朕自有主张，卿不必放在心上。”  “臣生逢圣朝，深受知遇之恩，对此

不惟毫不介怀，且愿趁此为陛下举荐贤材，为国效力。”  “你要举荐什么人？”  “臣拟举荐杨廷麟为兵部职方司①主事，佐卢象

升赞画军务，以展其平生所学。”  ①职方司－－兵部的一个重要机构，掌管天下图籍，各地道里远近的记载，各地兵额数字。  

“行兵作战的事，他可懂得？”  “杨廷麟平日颇留心经世之学，对古今兵略亦甚熟悉，非一般儒臣可比，目前军情紧急，需才孔殷。

如能使他去帮卢象升运筹帷幄，佐理军事，较之他供职翰林院，更可发挥长才，为国效力。”  崇祯见杨嗣昌态度诚恳，毫无报复思

想，心中大为称赞，面带微笑说：  “卿能捐除私怨，为朝廷推荐人才，有古大臣之风，实堪嘉慰。朕知道杨廷麟是一个敢说话的骨鲠

之臣，只是有些偏激而已。”  “陛下圣明，深知廷麟，故不加以肆口攻讦之罪。其实廷麟只是误听了流言蜚语，不明实情，其用心倒

是极好的。”  皇帝点点头，说：“好吧，就依卿奏，改授他职方司主事，着他迅赴卢象升军前赞画。”  “遵旨！”  杨嗣昌从文

华殿退了出来，穿过一条夹道，回到内阁，先走迸首辅刘宇亮的房间里，把见皇上的经过说了一遍。刘宇亮十分高兴，连连拱手，感谢他

的帮忙。当他把举荐杨廷麟的事情说出以后，刘宇亮和别的几位走来打听消息的辅臣，齐声称赞他有古大臣之风，地位仅次于首辅的薛国

观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看穿了杨嗣昌举荐杨廷麟的真正目的是要把这个敢说话的翰林官赶出朝廷，送到兵凶战危的地方。但是他笑着拱

手说：  “文弱兄，难得，难得！俗话说，‘宰相肚里行舟船’，此之谓也。”  杨嗣昌回答说：“学生同伯祥原有通家之谊，心中

实无芥蒂可言，且对他的学问、风骨，一向也是钦佩的。三十几岁的人，难免不有些火气，学生不但不会放在心里，以后还要大大地借重

他哩。”  “难得！难得！”同僚们齐声说。  杨嗣昌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长班的服侍下换去朝服，坐进太师椅里，接过来一杯香

茶，喝了一口，嘴角露出来一丝冷笑，心里说：  “杨胡子，去到卢总督军中赞画吧，莫在朝廷上乱放空炮，到军中叫你领教领教，同

满鞑子打仗不是容易的！”  崇祯皇帝仍然在文华殿，一边随便翻阅《资治通鉴》，一边等候着王承恩替他拟旨。不大一忽儿，王承恩

把拟好的上谕稿子捧了上来。这稿子包含两件事：一是派首辅刘宇亮督察诸军，一是改授杨廷麟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赴卢象升军前赞画。

崇祯把稿子看了看，提笔改了两个字，加了一个内容，就是严厉责备卢象升畏敌不前，辜负国恩，着即免去兵部尚书衔，降为侍郎，继续

任事，以观后效。  “马上发出去，不要耽误！”他说，疲倦地向椅背靠去。  他本来很需要留在文华殿休息一阵，但是在乾清宫的

御案上还放着许多重要的文书等他处理，如何能够休息？于是他打个哈欠，站起身来，低声说：  “回乾清宫去！”  乾清宫的御案

上除原有的尚未批阅完的文书之外，又新来了两份紧急塘报。他拿起来上边的一份塘报，见是从潼关来的，没有马上打开来，心里想，也

许是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巨贼”的死尸已经找到了？原来他希望最好是能够将自成等擒获，在午门举行献俘大典，以振奋军心和民气，其



次是阵上斩首，验明无误。没想到潼关南原大战之后，李自成夫妇和他们手下的重要首领竟然杳无下落，虽然官军确实大捷，“流寇”确

实全军覆没，但因为没有捉到李自成及其手下重要首领，他终觉放心不下，孙传庭在报捷的奏疏中说李自成等看来已死于乱军之中，正在

寻找尸首。他对这句话一直半信半疑，疑其未必然，但又愿其真能如此。好在是冬天，高原气候又特别冷，战场死尸一时不能腐化，总可

以查一个水落石出。如今他在打开塘报之前，心中很希望找到了李自成等的尸首。但是他的这个希望只在心上一闪就消逝了，他想，如果

是找到了“逆贼”的尸首，新任陕西巡抚和潼关道部会有急奏到京，岂止一纸紧急塘报？在这一转念间，他的心头上登时笼罩了一层暗

云，但又不得不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塘报。他一看，像一瓢冷水浇头，不禁浑身一颤，颓然靠在椅背上。  站在旁边的宫女看见皇上的

神色改变，赶快捧一杯香茶放在他的面前。  过了片刻，崇祯拿起来第二份塘报，见是从河南府来的，不看内容也知道报的什么事，但

是事已至此，他只好打开看了。站在他身旁的太监和宫女看见他的神色更加难看，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鬓角有一条青筋轻轻跳动。他们提

心吊胆，屏息无声，踮着脚尖儿退了出去。不料他们刚刚退出，就听见哗啦一声，皇上把手中的茶杯摔碎。于是他们赶快跑进来，环跪在

崇祯面前，颤声说道：  “请皇爷息怒！”  “叫杨嗣昌来！快！快！”  一个御前牌子奉旨刚奔到乾清宫的日晶门口，又被他命另

一个太监追赶去叫了回来。他想，今天把杨嗣昌叫进宫来也没有用，无兵可调，他有什么办法？他深恨孙传庭，恨得咬牙切齿，忽地从龙

椅上跳起来，把跪在地上的宫女踢了一脚，喝道：“起去！”于是他六神无主，在乾清宫绕柱彷徨，几乎撞倒了芙蓉三变。过了好长一

阵，他重回御案坐下，提起朱笔，打算下道手谕，将洪承畴严加责问，官降三级，将孙传庭逮捕进京，交刑部从重议罪。但又想了想，把

笔放下了。  洪承畴和孙传庭已经率领五万勤王兵出了娘子关，进入畿辅。崇祯明白，如果在这时将洪承畴降级处分，将孙传庭逮京问

罪，这一支勤王兵说不定就会瓦解。况且，他想着大臣中威望高，经验多，将来能够替他坐镇辽东抵御清兵的只有洪承畴，他最好还是原

谅他的小过，使他更知道感恩图报，至于孙传庭，他决不宽恕他，只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等到清兵退走之后，他再把孙传庭叫进京来，治

他的罪。  他重新把两份塘报拿起来看了看，心头上怒气消了一些，却感到无比的焦急和沉重。他扔下塘报，靠在椅背上，仰视空中，

自言自语地小声说：  “唉，怎么办呢？原来闯贼并没有死，逃在崤函山中！他既然能够进袭潼关和灵宝县城，可见不是全军覆没。河

南到处都是饥民，这一股漏网逆贼倘不迅速扑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天哪，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他叫一个太监去传谕兵

部，檄催潼关道和副将贺人龙火速出关“剿贼”，务期在崤函山中将“残贼”一鼓扑灭，“勿使滋蔓”。这个太监刚走，秉笔太监王承恩

拿着一封奏疏进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御案上边。  “谁的奏本？”崇祯问。  “是高起潜的。”  “什么事儿？”  “他奏卢象升

拥兵避战，坐视虏骑深入，畿辅糜烂。”  崇祯把眼睛一瞪，拿起来高起潜的奏疏略略一看，便明白了全部内容，恨恨地骂道：  

“卢象升……真是该死！”  王承恩明晓得高起潜的话多不可靠，暗暗替卢象升叫屈，但嘴里却不敢吐露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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